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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说，我想有一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但诗人在海边找不到这样的房子。
他只能到梦里去找。
如果你相信梦，你不仅能找到这样的房子，还能找

到比这小房子更漂亮的城堡。如果你相信梦，当一轮红
日跃出海面的时候，会有一只海豚来当你的坐骑，接你
去大海里遨游；当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时候，你会听到美
人鱼的歌声，看见海龙王敞开宫殿的大门，请你去做
客……

从前，有一个穷苦孤单的小伙子相信梦，他每天出
门干活后就有一个田螺姑娘从他家的水缸里走出，替他
洗衣做饭，后来还和他结婚生子。从前，有一个砍柴的小
孩子相信梦，于是他在山里遇到了一个老神仙，得到了
一个宝葫芦，无论他想要什么东西，宝葫芦都能替他变
出来。

你瞧，梦是这样美妙，只要相信，就能美梦成真。
不过不是在现实的世界里，而是在童话的国度里。
是的，我说的是童话。因为我喜欢童话并且创作童

话。
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童话的呢？回想起来，

我是在还不知道“童话”这个词、不认识“童话”这
两个字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它们了。当我还是孩子的时
候，在明亮的夏天的夜晚，奶奶指着天河边的牛郎织
女星，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讲每年的七月七日喜
鹊们会飞到天上去，在天河上搭起一座鹊桥，让牛郎
织女在鹊桥上相会。于是，我对天上的星星和树上的
鸟儿都有了不一样的情感，我相信它们都会变——变
成人，变成仙，变成精灵。于是当我在五月的清晨看
到蜜蜂在米白色的栀子花上跳舞的时候，我自己也仿
佛变成了细腰的蜜蜂公主，在花丛里飞呀飞；于是，
在寒冷的冬天，当雪花从天上飘下来的时候，我看见
每朵雪花里都有一个雪精灵。

童话是梦想家的乐园。可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是现实
的，梦想家在现实的世界里会有什么遭遇呢？黎巴嫩作
家纪伯伦写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一位梦想家从沙漠来到伟大的律法城，他
的全部家当就是身上的衣裳和手里的一根木棒，还有他
头脑中的梦想。

梦想家看到街上富丽堂皇，又惊又叹。他不时拉住
行人的手询问情况，但别人听不懂他的话，他也听不懂
别人的话。

中午，梦想家来到一家用黄色大理石建成的饭店，
看见一些衣着华丽的人正在用餐。梦想家以为这儿是王

宫，那些用餐的人都是王公贵族。梦想家走进饭店，文质
彬彬的侍从立即走过来请他坐下，为他铺上餐巾，端上
丰盛的饭菜。梦想家高兴地想，这儿的人多么友好啊！梦
想家美餐一顿后起身告辞，却被一个大个子男人拦住
了：“您还没有付款呢。”但梦想家听不懂他的话，鞠了一
躬表示感谢，继续朝外走。大个子男人拍拍手，立即来了
四位巡捕。巡捕们将梦想家送进法院，面相庄严的法官
高高坐在法庭上，梦想家以为那是国王，不禁为自己能
有幸面见国王而大喜。巡捕们向法官控告了梦想家，法
官判决让梦想家胸前挂着写有罪名的木牌，骑着秃马游
街示众，并由一名号手和一名鼓手在前面开道。

判决立即执行。骑着秃马、挂着木牌的梦想家在号
手、鼓手的开道下游街示众，居民们纷纷拥上街头看热
闹，孩子们跟在后面招摇过市。梦想家以为木牌是国王
赏赐的福匾，骑马游街是隆重的欢迎仪式，于是他骑在
马上乐不可支，眉飞色舞起来……

这篇关于梦想家的好玩故事，有一个残酷的标
题——《小丑》。

在一个以现实为原则的世界里，过于相信梦想就会
和现实格格不入，于是，你就可能沦为小丑。

可是，哪怕要冒着成为小丑的危险，我也依然愿意
相信梦想。

因为梦想是安慰和希望：在严寒冻僵了大地、暴风
折断了树枝的时候，梦想能让我透过冬天看见春天绿色
的微笑，听见树根下面新芽的萌动。于是，我们有了信
心：既然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因为梦想是创造和力量：既然世界不够完美，那就
让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吧；为了那个更加美丽的世
界，我们更需要勇敢探索和努力前行。

我曾见过一幅创意画：白云深处长出一棵枝叶繁茂
的大树，树下有一座红砖青瓦的房子，白云、房子和树都
飘在高远的蓝天上。看到这幅画，我忍不住要想那画画
的人是个什么样子，身在何处。但我相信，不管这画画的
人是谁，不管他身在何处，他一定是个梦想家。他画中的
场景，决不会存在于现实的世界中，只可能出现在童话
的天空里。

墨西哥天才女画家弗里达也画过许多神秘玄妙、充
满梦幻的画。比如林中一头长着画家本人的脸庞、全身
中箭的鹿，或者一个卧在红色大地上、身体里长出向日
葵的女人。但女画家坚决地说：她画的不是梦，而是她的
现实。

我也想说，我写的虽然是童话，但也是现实，是我所
渴望的美好的现实和现实中美丽的童话。

是童话，但也是现实

更远一点的童话

□汤素兰

□聂 梦

大约15年前，湖南省作协召开一个作家座
谈会。我当时在一个与文学无关的大院里谋
生，只能借故溜出来开文学会议。所以，我迟到
了。开会的人不多，似乎不到 20 人。我坐下之
后，拱手致歉。主持人讲话的时候，我左边隔着
几个人的座位上，有个姑娘偏下头望了望我。
我冲她点头笑笑，她也笑了。她偏头的幅度很
大，脸几乎贴着桌面。我想，只有小孩子才会这
么看人。一问，才知道她是汤素兰，儿童文学作
家。

我就这么认识了汤素兰，成了好朋友。我
叫她阿汤，长沙文学圈的朋友多叫她阿汤。认
识了阿汤，开始读她的书。笨狼系列童话曾经
是我们家大人和孩子共同喜爱的读物。儿子上
小学时，得到过她几本签名童话，视若宝贝，反
反复复读，边读边“哈哈”地笑，书页角都翻卷
了。我们家熟悉小笨狼，就像熟悉一个家人，时
不时拿出来当话题讲。夏天，天热极了，我们就
说：“快拿脸盆出来，我们要去把太阳舀到冰箱
里冰冻起来，这样天气就凉快了。”孩子妈妈还
真买过一件印着“cool”字样的T恤给儿子夏天
穿。儿子说：“不穿。笨狼穿了，不但不凉快，还
长痱子啦。”这都是笨狼系列童话里写到的。我
们喜爱这只小笨狼，和它一起童真，幽默，温暖
并快乐着。

阿汤笔下的这只笨狼塑造得这样憨拙可
爱，完全能和英国童话作家米尔恩笔下的小熊
温尼·菩媲美。这是一部能让孩子和大人一起
真正感受到童心美好的童话。阿汤的童话大多
有这样温暖明亮的质感，我觉得这正是儿童文
学最打动人、最有感染力、也是最需要的品质。
儿童文学就应该是真善美的文学。不仅仅是儿
童文学，其实成人文学也应该最终指向真善
美。

我有一个朋友，曾给我说起过他的担忧。
他的儿子还在上小学五年级，却总嘲笑爸爸的
天真，常对爸爸的价值判断不屑一顾，教训爸
爸说：“爸爸，你太天真啦。”“爸爸，不要这样幼
稚好吧？”还做出一副深沉的样子教育他爸爸

说：“不要轻信别人。这个世界上都是坏人。”有
一次，朋友偷偷打开儿子的电脑，发现儿子经
常浏览的大多是一些暗黑、暴力，甚至血腥的
网站和贴吧。难怪儿子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
那样不正常。我这位朋友后来强行没收了孩子
的电脑，想了很多办法诱导孩子读一些儿童文
学作品，其中就有阿汤的童话。

我们经常说，读书如交友。读什么书，就是
交什么样的朋友。我们曾经把儿童隔绝在成人
世界之外，以孩子对成人世界的无知来保有儿
童的童真快乐。可是，儿童凭借各种手段已经
闯入了成人世界，成人在儿童面前不再有秘
密，成人世界的焦虑、恐惧、压力、孤独、浮躁也
过早地感染了孩子。我们惟有用更多的温暖和
爱来帮助孩子们，用美好纯真的文学作品培养
孩子们内心的力量，帮助他们减轻在生活中感
受到的恐惧和压力，培养他们热爱生活的信
念。阿汤的童话充满了童心的善良美好，满溢
着浓浓的爱与关怀。她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要
让孩子们快乐，让孩子们懂得爱，懂得感恩。她
对孩子们的爱与关怀源自内心的真诚和执著，
有着强大的感染力。她相信自己的作品是对孩
子们心灵的最好抚慰，也是陪伴他们快乐成长
的好伙伴。

我很喜欢阿汤童话中的诗意美。她的很多
童话，尤其是短篇童话，其实就是一首首的童
话诗，不仅有诗的意境和语言，更有对人生的
真切体悟和诗意表达。她的短篇童话《红鞋子》
写的是人类孤独的宿命，及渴望摆脱孤独的不
懈努力。这么一个深沉的主题，却通过一只红
鞋子和一只小老鼠的故事，写得那么轻柔舒
缓，像遍洒大地的淡蓝色的月光，柔美中夹杂
着淡淡的忧伤。我很佩服阿汤这种举重若轻的
本领，也很欣赏她作品的美学风格。

我印象中的阿汤总是微笑着的。她写过一
个少女成长小说《珍珠》。这个书名拿来形容她
的人和作品都极恰当。她笑起来是真正的“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她的作品如人，晶莹玉润，
闪耀着美好温暖的光。

笨狼妈妈
——汤素兰印象 □王跃文

■印 象

汤素兰，鲁迅文学院第六届

高研班学员，作家，教授。曾获全

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

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大

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张天翼儿

童文学奖等。代表作有《笨狼的故

事》《小巫婆真美丽》《小朵朵和大

魔法师》及“酷男生俱乐部”等。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带
入新的喷薄期。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文
学活动通常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个人化、
市场化特征较为明显，作品鲜活灵动、热
闹非凡，与上世纪80年代具有使命感意识
的写作（如曹文轩、秦文君、班马、沈石溪
等）有着一定区别。事实上，对于汤素兰个
人而言，这样的描述并不贴切。与时下风
靡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相比，汤素兰不够
多产，甚至不太在意小读者们是否会被她
的故事所吸引，她的写作有意识地从情
节、从游戏性中抽离出来，诗意成为童话
的主宰。在作品深度、美学风貌等方面的
执著与坚持，让汤素兰与上一代作家存在
交集，但较之于群体经验、重大命题和文
字背后的忧患与反思，她更加关注孩子们
的心灵旅程，欣喜于那些自在自为的细微
成长。这种略显游离的创作姿态，与作者
一贯秉承的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密切相连，
只有同孩子一道，相互赠与、共同分享，才
能让未来的一切都充满生机与可能。

诗意的呈现
阅读汤素兰的童话，有一种幸福感。

她不是规则的制定者——设置并不复杂
的障碍，并站在终点笑盈盈地宣判对与
错、善和恶；她也不曾迷恋过孩子们的惊
呼——用离奇的故事和眼花缭乱的情节
搭建狂欢恣意的游乐场。关于童话的创作
问题，汤素兰总会提到诗意——童话的本
质是诗，诗的情感、意象、语言、意境。这帮
助她绕过许多看起来热闹讨巧的牵绊，像

《小王子》中狐狸所说的那样，用心而不是
用眼睛去感受世界。“我的童话是我唱歌
天地万物的心曲，如果这些曲子正好被孩
子们听到了，变成了孩子们的童话，那是
因为，在天地万物的怀中，我永远是个孩
子。”汤素兰首先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用文
字构建世界的人，在童话的圆周中尝试着
走过许多条半径，探索文字表达的各种可
能性，诗意则是她始终不变的美学追求。

诗心，就从爱一朵花开始。汤素兰刻
意绕开城市的纷繁喧闹，将诗意盛放在最
原始、最具生命力、最可能孕育奇迹的树
木、森林、草地、竹林、田野之中。她八成以
上的短篇童话以绿色为底色，长篇童话和
系列童话几乎全部与葱郁和谐的大自然
有关：小朵朵与偶遇的老鼠搭乘一辆卡
车，误打误撞地进入了郊区丛林里的豌豆
城（《小朵朵和大魔法师》）；小猎犬黑虎与
小兔子比比寻找到的快乐岛是一个四季
开满鲜花的绿岛（《寻找快乐岛》）；离开动
物园的小老虎最终在森林中成长为王子

（《小老虎历险记》）……这里的绿色意境
不只是单纯的自然景色、故事背景，而是
饱含着一种宁静祥和的生存状态与活力，
充满爱、善意、新奇与希望。诗意在这样的
律动中蔓延开来，构成了童话生命的本
身——秋天到了，最后一片红叶飘落在湖

边；小鸟和大熊居住玩耍的大树只剩下了
树墩；鞋子退休了，被送到郊外的垃圾站。
然而红叶虽然离开了大树，却成为小蚂蚁
们的小船，秋蝉在红叶被的保护下安静地
入睡，小老鼠把红叶带回家当窗帘，每天
都能看到最美丽的秋天的景色（《红叶的
旅行》）；大熊眨眨眼睛，站在树墩上，装扮
成一棵神气的“熊树”，小鸟和小松鼠一起
在“熊树”上开起了音乐会，树墩边上萌发
出一棵小小的新芽（《小鸟和大熊》）。

诗意让童话的节奏舒缓下来。汤素兰
轻轻握住手中沾满魔法的鹅毛笔，谨慎地
避开饱含哲理的寓言、幽默或讽刺，和因
为热闹夸张而越过意境的漫画，慢慢勾勒
出淡雅优美的景物、轻盈灵动的对白、自
如明快的想象以及最朴素天然的心：如果
你想和小巫婆真美丽见面，就要先找到彩
虹谷。“不管你住在哪儿，彩虹谷永远离你
只有一天的路程。这一天的路程你需要步
行。早上你要迎着东方的第一缕曙光出
发。在出发之前，你要用鼻子亲吻你的枕
头、玩具、书本，亲吻你家的墙壁、门和窗，
亲吻你最喜欢的水杯。当然，最最重要的，
是要亲吻你的亲人，因为你不知道这一去
还会不会回家。”（《小巫婆真美丽》）住在
彩虹谷南边森林镇里的小笨狼从尖嘴狐
狸那儿换来一颗“魔法南瓜子”，可是他整
天忙呀忙，就把南瓜子的事儿忘了。然而，

“种在地里的南瓜子，却没忘了自己是一
颗南瓜子。它发了芽，两片翠绿的叶子像
小巴掌一样在风里轻轻地拍呀拍。”（《笨
狼和他的朋友们》）类似这样有趣的描写
在作者的奇迹花园里随处可见。她在心里
默默期盼着，有朝一日能像普利什文一样
将大自然的一片落叶写成长诗，像安徒生
一样将一根织补针和一条衬衣领子写成
不朽的童话。

关于成长
汤素兰说，回望童年，总能看见自

己——那个渴望奇迹、渴望能长出翅膀来
的小女孩一直在身边，安静地读着她的故
事，为故事中的奇遇开心，为温暖的友情、
无私的爱感动。这让人想起1955年美国纽
伯瑞儿童文学奖获得者迈因德特·迪扬在
受奖演说中的一番话：只有深入而又深入
地穿过神秘的本能的潜意识层，重返自己
的儿童时代，才有可能与具有普遍性的儿
童相逢，凭借单纯而又明快的逻辑，为儿
童书写。“但我毕竟不只是一个孩子。”一
个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播撒捕梦网、用文
字的积木搭建魔方大厦，绝不应当仅仅是
为了满足自己童年时代的幻想，或是将儿
童文学理解得过于简单，淡化它在孩子的
成长过程中应当具备的责任与担当。在童
话里，汤素兰最大限度地调动自身的童年
经验积累，去描绘、感悟、发现、创造，甚至
于保留或遮蔽，都是为了能够呈现一个更
光明的世界，令孩子们在前行途中情感更

加丰盈，眼睛愈发清澈明亮。她并不着意
借助单个文本促成质的飞跃，而是通过自
身整体性的文学创造，悉心捕捉儿童精神
世界里每个让人动容的瞬间，每个阶段的
心灵常态与特质，最终完成动态的儿童成
长抒写。从“笨狼系列”、“小朵朵系列”，到

《小巫婆真美丽》《驴家族》，再到《张牙舞
日记》《开心果甄帅》《珍珠》，第一反抗期、
第二反抗期、自我同一性、性意识、快乐原
则与现实原则的冲突……顺着一部部作
品走过，我们仿佛在翻阅一本历时的感性
儿童心理学画册。

“笨狼”是汤素兰笔下最著名的形象
之一。它单纯、善良，经常犯些既可笑又可
爱的错误，永远是一副天真好奇、跃跃欲
试的模样。在笨狼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
幼儿本原的生活状态。《发现自己不见了》
讲述的是笨狼寻找自己的故事：笨狼爸爸
去找妈妈之后，剩下笨狼自己在家，以前
每天早晨总是爸爸妈妈喊“笨狼，起床洗
脸！”“笨狼，吃早点！”笨狼响亮地答应一
声便乖乖去做。这天早晨，笨狼照样起床
洗脸吃早点，可就是觉得有些地方不对
头。想呀想呀，忽然，他吓了一跳：“笨狼不
见了！”作者在这里惟妙惟肖地再现了孩
子最初自我意识萌芽的状态。当他们脱离
自我中心，把自己看做是世界中的一个客
体时，即开始认识到自我的存在，并千方
百计通过各种方法加以确认。于是，笨狼
打开衣柜、爬上阁楼、钻到床底下，无论在
哪里也找不到自己。直到好朋友聪明兔来
了问他：“笨狼，你找什么？”笨狼才恍然大
悟，原来自己就在这儿呀！

《奇怪的树》是一篇采用顽童母题的
“无意思之意思”（周作人最早提出，指作
品本身无实用功能，依靠自身的艺术特质
娱乐儿童）的作品。一棵树对于自己长年
累月站在路边感到心烦意乱，想活动活动
筋骨，让自己变得与众不同。它把在树下
避雨的小白兔和做美梦的老马当做戏弄
目标，尽管它低着头、唱着歌，装出一副老
实样儿，大家还是发现了它的恶作剧。当
偷听到人们决定将它一段段锯开做成课
桌和火柴时，它嘴里嚷着：“没门！没门！没
门”，竟然设计路线逃走了——使劲地朝
路外面侧着身子，滚下了山坡，滚进了峡
谷里，只在路边留下一个深深的大坑……
一个调皮任性、固执自我，又个性十足、充
满生命力的捣蛋鬼就这样在书页上跳来
蹦去，它时刻渴望被人关注，如果你没有
立刻把书页合上，下一秒钟它就很有可能
跳到面前，强迫你加入他的“危险性游
戏”。

《我是小丑鱼》讲述的是小男孩费扬
的成长经历。父母被派往美国学习，小费
扬留在苦楝村和奶奶共同生活。由于成绩
优异，他很快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并给
自己取名为“风信鸡”，意思是自信又神
气。爸爸妈妈学成归来后，费扬回到城里

的小学。他原谅了父母曾经的“背叛”，对
新生活满怀期待，却因为普通话不标准、
不会做广播体操、没学过英语考试得零分
等，再次陷入孤独痛苦之中。他开始觉得
自己像是一条小丑鱼，游在五颜六色的小
鱼中间是那么难看，那么刺眼。“从苦楝村
到师大附小，只有40公里。这个距离，正是
从神气的风信鸡到被人耻笑的小丑鱼的
距离。”就在费扬最难过的时候，敲诈勒索
的高年级“拍肩党”、抄袭作文事件和爸爸
妈妈的忽视令他更加绝望。后来，在朋友
唐苗的帮助下，费扬回乡下奶奶家取回奖
状证明了自己的清白，自信重新回来了，
他也开始尝试用自己的力量面对今后可
能会到来的各种挫折。“我不是小丑，我是
小丑鱼。小丑是让人取笑的，而小丑鱼呢，
即使游在五彩斑斓的金鱼群里，毕竟也有
它的可爱。”

在对不同阶段孩子身心的理解与呵
护中，汤素兰没有加入明确的价值评判，
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倾听者、陪伴者和引导
者，对于他们的各种小傻事、恶作剧、任性
固执甚至歇斯底里，都微笑着接纳，并给
予最大限度的尊重、理解和同情。关于成
长，她从不为主人公们设定所谓的“最佳
线路”——世界上的道路有千万条，就有
千万个远方在等着我们去拥抱，满怀希望
地奔跑本身就是一种姿态。只有让孩子尽
情享受成长中的每一寸快乐与忧伤，才能
无限度地接近生命本身的意趣与真谛。

分享与对话
每位儿童文学作家在落笔之前，心中

总有一个或隐或显的儿童观。在汤素兰看
来，“儿童就像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已经蕴
含了未来一切的生机和可能。成人对儿童
的教育就是给这颗种子适当的土壤、阳
光、空气和水，让它发芽开花。儿童文学包
含儿童教育，却又不全是儿童教育。事实
上，在人格的完善、心灵的自由、对生活的
热爱、创造力等方面，成人往往要向孩子
学习。所以，一个能充分理解儿童的作家，
应该是并不试图教给孩子们什么，而是将
自己对生命的感悟、对世界的发现与他们
分享，用自己创造的文学作品去感染孩
子，点燃他们的梦想与希望。”这里，儿童
本位不仅仅停留在理解和尊重儿童、服务
儿童的层面上，而是上升为成人与儿童之
间相互赠与、相互完成的交流状态。“分
享”成为了最重要的关键词。它要求我们
更加深刻地认识、发觉儿童生命中珍贵的
人性价值，用开放的空间取代单纯性的展
示，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自身灵魂的净化
和完善。

汤素兰对于儿童文学创作格外慎重
并珍爱。从 1986 年发表《两条小溪流》至
今，她始终在努力追寻与孩子们交流分享
并完成自我的最恰当的位置与方式。历经
童话、儿童小说、科幻小说、成长小说之

后，她在短篇童话写作中找到了最自由与
和谐的表达，文本的对话性得以彰显。她
在世纪之交创作的一批作品值得我们重
视，包括《奶奶和小鬼》《驴家族》《红鞋
子》、“马系列”、《奇怪的树》等，童话逐渐
成为作者自由的歌唱，成为与天地万物交
流的方式。如果说在前期作品里，我们可
以看到世界经典童话对于作者创作的浸
润和熏陶，到了《蜻蜓》《月亮花》《银杏黄
了，枫叶红了》《天堂》等作品时，汤素兰则
开始大胆尝试，有意识地在童话中展现世
界经典文学作品的魅力。其中，主题的多
元化、解读的多样性以及文字上的纯熟与
难度给孩子们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在
众多以校园、幽默、热闹等为着眼点的小
册子中间，这种微量的陌生化与离间效
果，在帮助培养儿童早期审美观念和敏锐
的文学感知力、扩宽与世界对话的视域、
激发更深层次的好奇与探索之心等方面，
无疑是一种神奇力量。对于汤素兰自己和
其他成年读者而言，这些童话则更像是舒
缓心灵的疗伤魔药。因为“每一个时代都
是靠幻想养育的，以免人们过早地放弃生
活，使人类走向死亡”。

《蜻蜓》等几篇童话，题目不花哨也不
讨巧，没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和离奇的情
节，文字、情感都简单到了极致，仿佛伏在
琴键上的手指，或者暖洋洋的午后从窗帘
缝隙中透进来的阳光，安静美好中孕育着
惊喜与希望。在它们诗一般的外表下，融
入了作者对友谊、爱情、孤独、寻找、价值、
生命、死亡等诸多问题的思考。如果你不
小心长了翅膀，可能会成为幼儿园最受欢
迎的老师，带着小朋友们一道飞翔（《长着
蓝翅膀的老师》），也可能像狐狸那样被别
人排挤，离开森林孤独地过活（《狐狸有一
对翅膀》）；天堂有时就在小老鼠四处收集
的颜色后面，那画上能闻到故乡夏天的果
香和远方朋友捎来的大海的味道（《故乡
的颜色》），也可能藏在老蜘蛛空空如也的
行囊中（《蜻蜓》），或者是融化在小老鼠姑
娘美妙的歌声里，她让一心想去外面世界
的小老鼠放弃辛苦制造的独木舟，永远留
在她的身边（《天堂》）；也可以独自守在空
花盆前无限期地等待月亮花的开放，或者
冒着死亡的危险暴露在阳光下只为在一
生中见到一线绯红的霞光（《月亮花》）。在
汤素兰的童话中，关于生命的一切的思考
都是开放的，讲述给孩子们听时也始终带
着商量探讨的口吻，仿佛在等待那些稚嫩
的小声音顺着自己的心，自由地做出判断
与选择，给出更多更好的答案。

汤素兰是一个执著于儿童文学写作
的人。她总想通过努力创作磁场扩得远
点、再远点的作品，把玩耍中的孩子和壁
炉边取暖的老人都吸引过来。而她的童话
的确拥有这种魔力，因为无论是谁，任何
时候，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梦里的那个远
方。


